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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家前院后院所有的花圃都长满了无数的野草野花。 像是有阶

级敌人在花圃里撒了草籽一样。 春耕大忙， 还加上一项除草拔苗， 天天忙碌， 到今天已

经是 6 月了， 还没有把花圃整理好。 天天忙呀忙， 天天都有机会回忆当年在华南工学院

读本科时， 每星期一次政治学习， 全班同学在西六宿舍前面那球场拔草的情景。 一群小

伙与淑女， 半蹲在地， 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是非趣事， 把一条一条小草叶脆生生地拔断， 
根留在地里。 时而听到巴掌声， 清脆响亮， 那是被比跳蚤还小几倍的小咬给咬了， 手上

背上不少疙瘩， 那个痒啊， 幸好只是 4 年而已， 而不是 7 年， 所以还会留下很多美好的

记忆。 70 多号人马， 才一小块地方 (与我家的院子来比)， 那个草啊， 怎么永远也拔不

完。 每周都重复一次， 你还以为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呢。 原来这个拔草啊， 学
问大的很哪。  

这野草可分三大类， 一类是草， 社会主义的草。 草就是草， 没有什么好举例的。 另一

类是资本主义的苗。 这苗， 也开花， 有时会开很漂亮的花， 只不过是开在你不想开的地

方，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苗。 在我家院子里， 有很多这些资本主义的苗， 都是我贪婪的结

果。 比如说有一种很小很小的白菊花， 小花是球状的， 一丛一丛地开， 剪下来插花， 
配深红的枚瑰， 衬上蓝色的勿忘我， 非常好看。 可这花开过后， 你要是一不留神， 忘
了把所有的花都剪掉放垃圾桶里 (不能留地里)， 到明年就有好果子吃了。 前院后院， 所
有有泥土没泥土的地方 (比如有卵石的都方)， 葱葱绿绿， 铺天盖地， 一个军团的人也颇

费点力气来对付它， 不要说我们以前的一个班 70 多号人了。  

粉红色的小大丽花， 白色的天使小号， 蓝色的勿忘我， 还有其它的一些花， 都是同一个

德性。 你若是在它们开花后稍懒一点， 明年你的院子就像一锅杂锦汤， 你慢慢去喝吧。  

第三类是蒲公英， 紫云英， 酸酸草， 野生牵牛花等又花又草的东西。 像蒲公英， 春天

草地刚披绿妆， 金灿灿的蒲公英就点缀在绿油油的地毯上了。 你如果只是取这一景， 会
觉得好看得永世难忘。 你也许会记起小时后读过的关于蒲公英的课文， 那勇敢顽强的小

伞兵， 随风飞呀飞， 飞到哪里， 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 不管环境多么恶劣。 那文人

墨客笔下的蒲公英精神， 激励了多少无知少年。 我现在早已从过去的天真少女变成邻家

大婶了， 要是小儿子吹小伞兵， 我一定要他到邻居草地吹去， 让那勇敢顽强的小伞兵， 
随风飞呀飞， 飞到邻居家的草地上， 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吧， 她是个民间艺术家， 爱这

种美呢。  

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不喜欢蒲公英吗？ 因为只在几天的时间里， 那小黄花一开过， 小伞

兵一飞走， 草地上留下一片永远的小光棍， 难看死了， 而且你若不及时把它们挖走， 明
年在你家后院演绎的又何只是几何级数啊。  



那野生牵牛花， 芝加哥冬天华氏零下二三十度(摄氏零下 28 度到零下 34 度)都不死。 白
的， 紫的， 粉红的， 蓝的喇叭花从春天开到秋天， 漂亮。 可这零下二三十度都不死的

东西， 可想而知有多野。 自从十一年前般进这个房子， 每年都跟它作斗争。 斗了十一个

春秋寒暑， 还是斗不赢。 今年更是不得了， 横行霸道， 到处乱爬， 大有把我的房子及

前后院盖严盖实， 上演现代版的睡美人之势。  

以前在学校拔草， 是用那纤纤玉手， 根本无法斩草除根。 我现在除草， 装备吓人。 最
基本的就是一枝头部开叉的小铁棍，在草的根部捅呀捅， 把草根弄松， 再把草一把拔起

来， 斩草除根。 若是在卵石上， 则用铁制五爪金龙把卵石弄开， 再用开叉的铁枝把草连

根撬起。 有时遇到小乔木的苗苗， 则是要用工兵铲才解决问题了。  

常常在拔草根的时候， 脑子就乱转。 念头啦， 成语啦， 往事啦， 走马灯地浮上来。 什
么斩草除根啊， 草根性啊， 等等等等。 记得在 UIC 读博士时， 我在计算机辅助设计室

做助教， 即是管机房的。 那个诺大的机房， 俨然是个国际政治时事局势之前沿阵地。当

时有不少大陆留学生， 台湾留学生， 当然还有很多美国学生和其它国家的学生。 那时是

李登辉做总统， 大陆学生对他颇有微词， 台湾学生卫党卫台， 毫不留情反击。 机房经常

有口水战。 最后是大陆学生要解放台湾， 台湾学生要反攻大陆， 不可开交。 我不问政治， 
但报纸杂志从不少看。 中文的， 英文的，大陆的， 台湾的， 订的借的买的， 看了不少。 
虽然不问政治， 但脑子还不至于木头般不思考， 不参与并不等于不注视。 当时的大陆报

纸， 甚至台湾报纸都在长遍大论地讨论台湾人的草根性。 大陆报纸用草根性比喻成低劣， 
顽固不化。 台湾报纸用草根性来比喻他们的顽强精神与战斗力。  

我现在对这草根性的理解， 已经是从理论到实践， 又从实践到理论了。 褒也好， 贬也好， 
这草根真是顽强啊。 我在这里天天挖， 怎么还是挖不完。 我虽然从不问政治， 现在可想

把自己提拔为政治指导员了， 管着 10178 班 70 多号精壮劳力， 每周在我家后院政治学习

一次， 多好！ 原来政治也可以是这么的令我憧憬。  

 


